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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角下的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现象

———以近现代哈西德运动为例∗

陈　影　马婉骁∗∗

【摘要】犹太神秘主义是犹太研究的重要话题.有趣的是,具有密

契性质的犹太神秘主义出现了面向大众传播的现象.本文聚焦犹太神

秘主义大众化现象,以近现代哈西德运动为例,从传播学视角出发,探
究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及其在现代社会产生的问题.研究

发现:宗教仪式和宗教领袖在犹太神秘主义的大众化传播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犹太神秘主义向大众下移的同时也给犹太传统带来了危机,
出现了后现代语境下功能异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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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是世界不同宗教之中的普遍现象,神秘主义和宗教在本质上密不

可分. 若将宗教看作包含双向箭头的一个膜结构整体,箭头的一端在历史文化

的向度上,外指“此在”人类社会中多元变化的宗教形式和传统,即宗教体制化的

一面,并最终落在其不容置疑的社会性规范或实质性强制上;箭头的另一端作为

一种内在的本原性动力,始终内指信仰者灵魂深处的宗教灵性诉求①,即对信仰

之实在本身的感受或领悟能力,而这正是宗教的神秘主义内核,它对体制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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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呈现出一种抗拒和摆脱的趋势.
神秘主义往往占据宗教的核心地位,而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性宗教之

一,犹太教也并不例外. 由于神秘主义本身是信仰者灵性层面试图跨越“此在”
与“神性”之间鸿沟的“神圣之旅”①,其内含的神秘真理从根本上超越有限的语

言和理性,加之其与正统派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一般的宗教神秘主义都

有秘传传统. 虽然犹太神秘主义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在特定群体小范围内的传

播,但是出于犹太民族自身特殊的历史原因,犹太神秘主义最终表现为“试图去

影响更多的人,甚至是整个民族”②,在具体实践中出现了神秘主义知识的目标

受众从少数“受选者”转向普通犹太民众的现象,而这正是一种宗教神秘主义的

个人生活化和宗教灵性实践的公开大众化,它最终表现为犹太神秘主义的大众

化,特别是在哈西德运动中.

一、“喀巴拉”与近现代哈西德运动

“喀巴拉”(Kabbalah)原意为“传统”,狭义指的是中世纪西班牙和巴勒斯坦

地区犹太神秘主义者在吸收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较为完备的神智学

理论.③ 作为犹太神秘主义中的一个派别,喀巴拉逐渐发展壮大,进而演变为广

义上整个犹太神秘主义的代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犹太神秘主义强调“灵性”,虽
然“灵性”一词受到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在西方语境中该词常被认为是肉体和物

质的对立面.④ 但“灵性”在犹太神秘主义中不仅意味着一种宗教体验意义上的

领悟或感受,还包含着一种“近乎全方位的宗教实践主义的底蕴”⑤,二者是不可

分割的一个整体. 事实上,单纯包含个体宗教体验的宗教神秘主义确实难以实

现自身的大范围传播,因此不得不将神秘知识限定在秘传传统上;而若包含了一

定的信仰实践底蕴,大众化传播就有了现实可能. 从这一点上讲,犹太神秘主义

的大众化似乎早就具有历史基础.
近代以来,犹太神秘主义运动持续发展,哈西德运动标志着犹太神秘主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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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迎来了一个高潮. 本文提到的“哈西德运动”指的是近现代的犹太神秘主义运

动.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哈西德运动中呈现出的以下几个新特点值得注意. 第

一,为了使喀巴拉神秘主义的宗教灵性实践大众化,哈西德运动逐渐建立起一套

日臻完善的“柴迪克”(Zaddik)或“圣徒”崇拜制度,作为社会层面大众化传授的

基本组织架构. 第二,哈西德运动体现出形式上的创造性,具体来讲就是哈西德

运动中的仪式极富宗教激情. 一方面,各种舞蹈、歌谣以及迷狂中的狂喜等感性

表达因素出现在哈西德仪式的公开祈祷中;另一方面,在信仰的传递过程中还增

添了对历史上哈西德圣徒言行的复述等内容,即通过所谓的“哈西德故事”来达

到对一般信众的灵性启发. 这些新变化都为犹太神秘主义中的宗教灵性体验在

大众间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

二、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与其他喀巴拉神秘主义思潮专注义理思辨与精神提升不同,早期的哈西德

运动将重心移向引导并激发犹太民众内在的个体宗教体验,因此更为注重创造

生动并充满激情的宗教仪式,以实现神秘主义灵性体验向大众下移的目标. 从

传播学的角度看,哈西德运动在宗教仪式上的创新对于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具

有重要意义. 宗教仪式在本质上具有沟通人神关系的意义,是连接人神的中介

和桥梁,这也构成了宗教仪式活动蕴藏媒介传播思想和理念的基础.① 对于哈

西德运动而言,仪式的参与者是受众,即广大犹太民众;而哈西德仪式完成过程

中深度介入和不断呈现的各种媒介都是传播者. 在哈西德仪式中,二者间形成

的传受关系仍然受到议程设置的控制,是经过编辑、设计、策划和过滤的传播.②

具体而言,为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哈西德仪式的主持人依据自己的宗教体验,
选择性设计了让喀巴拉神秘主义中关键的“灵性”体验内容能够生动地传播给受

众的一系列活动:哈西德仪式所包含的内容丰富多样,有舞蹈、歌谣和讲故事等

各种因素,是集声音、图像、行为于一体的“多载体传播”形式. 宗教仪式的操控

者和受众之间指向一种分享经验、形成共有思维模式和操作技能的过程,这一过

程可概括为SECI模型(“社会化—外化—组合—内化”模型).③ 通过仪式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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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ualandMediaUtiliz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CommunicationStudies], 于«宗教学研究»[Religious
Studies],２００９年第２期[２００９,Issue２],２０６—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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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中心(包括议程的描述和表达、泛媒介化的组合传播形式),将宗教信念转化为

具象化和系统化的宗教仪式体系,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群体知识,由仪式操

控者个人扩散到整个组织,最终内化为全体成员对神的体悟和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仪式的多样化,哈西德仪式中所包含的感性因素是哈西

德运动能够推动犹太神秘主义向大众传播的关键之一,而这与传播学中媒介与

物质空间频繁且紧密的互嵌共生关系有关.① 媒介本身对空间建构的作用是巨

大的,媒介通过组织、改造人的现实行为,重塑了物质空间;不同媒介物的独特性

导致其带来的中介化实践千差万别,由此对物质空间产生不同的影响.② 因此,
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介以建构神秘主义灵性体验的精神空间并最终塑造现实的信

仰群体,就成为实现神秘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 就此而言,哈西德仪式将激情

感性的宗教形态作为传播喀巴拉神秘主义的媒介,恰恰是对这一媒介—空间关

系的回应. 这是由于宗教神秘主义强调的是一种个体性的宗教体验,与一般意

义上人们所推崇的理性、逻辑的认知方式格格不入. 正因如此,作为试图把握这

一灵性体验的神秘主义仪式来说,仪式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停留在人类的理智层

面,否则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难以使受众真正体悟到“神秘主义”所面向的那

个“世界”;唯有从信仰者个体的宗教灵性领域出发,使仪式尽可能贴近感性,受

众才可能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领悟或理解. 因此,哈西德仪式中所包含的那些充

满宗教激情的沉浸式的感性宗教形态,例如迷狂的舞蹈、歌谣等,正是喀巴拉神

秘主义向大众传播的有效媒介. 一方面,作为传播媒介的感性宗教仪式为仪式

参与者搭建了一个崭新的喀巴拉神秘主义灵性体验的虚拟空间,它让犹太民众

能够感受到上帝的“临在”;另一方面,感性因素所建构的虚拟空间将犹太民众置

于一种灵性觉醒的生存状态,随之产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促进了历史世界中整

个犹太民族精神的苏醒和成长,在现实中表现为神秘意境下的社会整合和民族

凝聚,由此重塑了物质空间中的喀巴拉信仰群体. 除此之外,哈西德仪式中的感

性因素还体现出强调“知觉感受”. “知觉感受”是仪式参与者的“感觉在场”,即

①

②

参见«国际新闻界»传播学年度课题组 ChineseJournalof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Annual
ResearchGrouponCommunicationStudies, ‹２０２２ 年 中 国 的 传 播 学 研 究› [CommunicationStudiesin
China２０２２], 于«国际新闻界»[ChineseJournalofJournalism &Communication],２０２３年第１期[２０２３,

Issue１],２５—４９.
参见孙玮 SunWei,‹城市的媒介性———兼论数字时代的媒介观›[TheMediaofCity: Alsoon

theMediaViewintheDigitalAge], 于 «南 京 社 会 科 学» [SocialSciencesinNanjing], ２０２２年 第 ７期

[２０２２,Issue７],１０３—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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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传播中“身体在场”的第一维度.① 感官对各种信息的体验是十分丰富的,
感官及其载体即身体作为某一物质形式,使得在场者能够处在与物质世界和他

者互动的联系之中. 近年来,“身体转向”思潮逐渐回归传播学的视野,身体在传

播中的基础性地位被重新确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哈西德仪式的内在传播机

理在本质上关联着“在场”的仪式参与者对仪式本身的感性知觉体验:感性因素

给予了仪式参与者知觉系统上的快感和满足,这一感官享受使广大哈西德信徒

在迷狂意境中得以触碰到上帝的神性光辉,而“感觉在场”或“身体在场”的享受

最终达到“上帝在场”的体悟,这种共同的“在场”使得自我与他者、“此在”与“彼

岸”的区隔得以暂时消解,具有特殊意义上的“阈限”的意义②,从而让犹太民众

在这一过程中更容易体验到喀巴拉神秘主义中深层次的“灵性”奥秘所在.
除却仪式本身作为媒介的作用,从更加宏观的传播视角来看,哈西德仪式所

创造的宗教空间契合了传播学中的“空间生产”. 基于列斐伏尔理论的核心观

点,即空间生产可被划分成三个相互辩证关联的维度或过程,后来的研究者将其

理论中的概念三元组由“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发展为“物理空间、精

神空间和社会空间”.③ 物理空间是能够直接感知的实践环境,它不仅包含发生

在最基础空间中的物质流动、转换、仪式和互动,还包含着具有主体性的“身体”
在前者中所进行的积极的实践和生产.④ 精神空间则更多表现为一种知性而有

距离的空间,依赖语言、论述与文本等符号系统.⑤ 在哈西德仪式中,除了迷狂

式的祈祷、歌舞等仪式创新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加入了对历史上哈西德圣徒言

行的复述,讲述被赋予了仪式性价值的“哈西德故事”.⑥ 例如在安息日,喀巴拉

信徒会聚在一起祈祷并享用公共晚餐,后来哈西德信徒增设了告别安息日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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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Dissemination],于«宗教学研究»[ReligiousStudies],２０２０年第３期[２０２０,Issue３],１６５—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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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ChineseJournalof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２０１９,Issue１１],６—２３.
参见文军 WenJun、黄锐 HuangRui, ‹“空间”的思想谱系与理想图景: 一种开放性实践空间的

建构›[IdeologicalPedigreeandIdealPictureof“Space”:ConstructionofanOpenPracticalSpace], 于«社

会学研究»[SociologicalStudy],２０１２年第２期[２０１２,Issue２],３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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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精忠,«犹太神秘主义概论»,２００.



—２０８　　 —

四餐,借此聆听柴迪克讲述哈西德圣徒们的故事.①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哈西德

信徒们的身体与其所在宗教场所的环境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共同构成了犹太神秘

主义传播的物理空间,而柴迪克的故事语言所描绘的神秘体验则为哈西德信徒

构想了传播的精神空间,即那个在灵性意义上跨越“此在”而抵达的终极世界,两
者共同作用,启发了信众的灵性. 此外,哈西德故事的内容还包括犹太传统民间

故事和传统作品选集②,例如摩西带领犹太人摆脱法老奴役、走出埃及的故事,
由此产生的培养共同意识、维护哈西德文化边界的效果则涉及物理空间和精神

空间所共同指向的另一空间———“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是一种“他者化”的空

间,它不同于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却又包括并超越两者,指向具有新可能、新地

点和新差异的第三空间.③ 社会空间的关系本质使得一起听故事的受众之间形

成了一种情感的连接,促进了新的社会关系的生产;而传播行为的重复使这种社

会关系更加紧密,能够增强群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最终使得故事的受众发展为

一种“新部落式”的情感式社群.④ 社会空间的生产也与哈西德运动中向大众传

授神秘主义的内在动因有着密切联系. 犹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一点

就在于其长期的民族性的流散生活,这“必然不可避免地要体现为喀巴拉不同于

其他宗教神秘主义的历史—文化差异”⑤. 具体来讲,即使作为少数群体,喀巴

拉主义者仍然需要担负起民族的共同命运,这表现为它需要发挥一种社会性整

合功能,从精神层面来维系这个流散的民族,因此也出现了“虽说按照信条只有

少数受选者才能了解真正的奥秘,可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喀巴拉信徒也曾试图

去影响更多的人,甚至影响整个民族”⑥的现象. 从现实来看,社会空间生产的

效果是极为显著的:哈西德运动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席卷东欧大地,将东欧

一半以上的犹太民众囊括到自己的阵营里⑦,并最终使多个哈西德小团体互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马丹静 MaDanjing, ‹哈西德运动在东欧兴盛的原因探析›[AnAnalysisoftheReasonsfor
theProsperityofHasidicMovementinEasternEurope], 于«学海»[AcademiaBimestrie],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２０１２,Issue３],１９５—１９９.

JosephDan,Kabbalah: AVeryShortIntroduction(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

１０２．
参见陆扬 LuYang,‹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SpaceTheoryandLiterarySpace], 于«外国文学研

究»[ForeignLiteratureStudies],２００４年第４期[２００４,Issue４],３１—３７.

M．Maffesoli, The Timeofthe Tribes: The DeclineofIndividualism in MassSociety
(London:Sage,１９９６),９６Ｇ９９．

刘精忠,«犹太神秘主义概论»,２５.
格舍姆􀅰G．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２１.

JeromeR．Mintz, Legendsofthe Hasidim: AnIntroductionto HasidicCultureandOral
TraditionintheNew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６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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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绕和连接”,最终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神秘主义运动.
在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与哈西德仪式相比,“柴迪克”崇拜制度所

发挥的作用同样巨大. “柴迪克”这一称谓,原义所指的只是«圣经»中描绘的“义

人”或正直之士;而在哈西德运动中,“柴迪克”逐渐神圣化,对于被称为“柴迪克”
的哈西德领袖们来说,他们在信徒中最重要的身份是灵性导师,为信徒担当着上

帝与其尘世间的子民———犹太信众之间的灵性引导媒介.① 在早期的哈西德运

动中,柴迪克只是信徒通过灵性体验与神圣世界发生灵性交流的指导者,信徒沟

通的直接对象仍然是神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柴迪克与“神性”的联系更加紧

密,这表现在新的“柴迪克信条”中,柴迪克本人逐渐成为信徒宗教灵性生活的唯

一托拉或信仰源头,信徒甚至可以直接通过靠近“柴迪克”来获得宗教灵性体验.
柴迪克逐渐“神圣化”的过程与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的进程表现出高度重合的历

史轨迹,这恰恰表明,作为引导者或领袖角色的“柴迪克”在犹太神秘主义向大众

下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要深入理解这一点,需要结合组织传播理论中关于权威性资源的论述. 根

据结构化理论对于社会权力模型的建构,作为资源的权力类型包括回报、强制、
参照、正当和专家这五种权力,这些权力赋予了个人影响组织中的传播互动的能

力. 回报权力指的是对他人具有提供积极结果的能力的感知. 柴迪克本人具有

极高的宗教灵性上的天赋,能够给予信徒令其信服的灵性体验上的指导,因此回

报权力是柴迪克所具有的影响犹太神秘主义在组织中进行传播的资源之一. 另

外值得一提的是正当权力,即对他人因职位或地位而所具有的能力的感知. 根

据«民数记»２７:１６“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柴迪克须建立

在“神圣”选举的基础之上,“灵选”的目的在于证明哈西德领袖就是能够显现“灵

性因子”的神性力量,而这样一种“神圣化”的程序是对领袖之所以为领袖的最好

的解释和可信度证明,并驱使着喀巴拉信徒在传播过程中赋予柴迪克以正当权

力.② 根据结构化理论,权力会影响组织决策过程中规则的制定,此处的规则指

的是组织或群体为了达成目标而遵循的一般惯例.③ 对于哈西德运动而言,此

处的规则亦即领袖柴迪克凭借自身的权力给予广大喀巴拉信徒的这样一个信

号:信徒真正需要的其实并非关于喀巴拉的神秘理论,他们只需紧紧追随眼前的

①

②

③

参见刘精忠,«犹太神秘主义概论»,１８７.

RachelElior,TheMysticalOriginof Hasidism (Liverpool: TheLittmanLibraryofJewish
Civilization,２００６),１３１．

参见 RichardWest理查德􀅰韦斯特、LynnH．Turner林恩􀅰H．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

用»[IntroducingCommunicationTheory: AnalysisandApplication], 刘海龙 LiuHailong、于瀛 YuYing
译(北京[Beijing]: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ChinaRenminUniversityPress],２０２２),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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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圣徒”,就可以直接认识喀巴拉的奥秘.① 具体而言,对喀巴拉信徒来说,
相比自己进行难以捉摸的宗教灵性体验以试图和一个并不处在“此在”世界的神

进行沟通,追随领袖“柴迪克”近于一种迷狂的状态似乎更可能达到对神的依恋,
甚至说柴迪克的生活本身就象征着“神性”在世俗历史世界中的实在,它时刻彰

显着“上帝在场”. 这对于长期流亡而饱受灾难折磨的犹太民族而言是很关键的

一点,因为柴迪克的存在引导着犹太民众持有“上帝并没有抛弃我们”的信念,使
他们不断深化对神的信仰. 若进一步把权力看成是一种资源,结构二重性理论

认为组织中的权力作为结构的一部分能够被用来产生某种行动,该行动反过来

又会导致结构发生变化.② 柴迪克的“神圣性”引导了喀巴拉信徒对其崇拜、追

随的行为,而这种迷狂的献身确实带给了喀巴拉信徒那种哈西德神秘体验中所

描绘的“与神相依”(Devekuth)的灵性状态,这反过来印证了柴迪克的能力和身

份,巩固了柴迪克自身的“神性”地位,从而促进了更大规模的犹太民众对其的迷

恋与对喀巴拉神秘主义的信仰.

三、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的弊端

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被誉为犹太神秘主义的“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跨越”③.
历史上原本仅限于神秘体验者群体内部传播的宗教灵性经验,在犹太大众间公

开而广泛地传递,在这一过程中,哈西德领袖柴迪克带领其信徒超越“此在”间

“未被救赎”的犹太生活中的不幸与苦难,使哈西德民众的生存状态处于一种灵

性觉醒或信仰复兴的勃勃生机之中,用马丁􀅰布伯的话来说,“喀巴拉成为一种

民族精神”④.
但不可否认的是,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的影响是复杂的. 在«乌合之众»一

书中,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将“现代”定义为“大众的时代”,并认为大众

的崛起造成了文化的衰落. 这意味着在向大众下移的过程中,犹太神秘主义自

身依据大众需求作出了适应性调整,由此产生的变化应当辩证地审视. 退一步

讲,即使暂时悬置受众群体可能带来的负面性影响,当宗教灵性体验这样一种隐

秘而不可表达的神秘主义知识开始大范围地向普通人表达与传播,当神秘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被“拉下神坛”,事实上这本身似乎就会产生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

①

②

③

④

参见格舍姆􀅰G．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３３４.
参见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２２６.
刘精忠,«犹太神秘主义概论»,２００.
同上,２０５.



—２１１　　 —

现代及后现代的背景下变得愈加凸显.
一方面,犹太神秘主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给自身带来了潜在的冲击. 传

播适应理论强调传播需要分不同对象与场景进行调节,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

果①;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作为在后现代精神运动中受到重视和复兴的边缘化

文化主题,犹太神秘主义并没有在其传统形式和背景中得到体现,而是经常与其

他文化标志物相结合,创造出融合文化作品的混合体②. 或者说,犹太神秘主义

也被从传统的文化环境中搬了出来,重新“嵌入”现当代的文化环境中,与包括生

态运动、女权主义、心理治疗等内容在内的现代产物相融合.③ 在现实中,“适应

性融合”这一策略对于犹太神秘主义的大众传播有十分积极的影响,它甚至成为

犹太神秘主义得以在现代社会扎根的关键. 但是,这种交叉混合与互相嵌入的

做法客观上模糊了神秘主义与世俗文化的界限,宗教灵性出现了从精神与世俗

的二元对立中偏向前者走向二者兼有的回归迹象.④ 而问题也因此最终落在了

神秘主义与世俗文化之间的博弈上,即从根本上讲现代性究竟能为传统的存在

保留多少空间. 遗憾的是,鉴于现代文化尤其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强扩张性,答案

其实不容乐观,适应的结局很可能是反遭吞噬.
另一方面,现代媒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犹太神秘主义. ２０世纪特别

是二战以后,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相继成为现代传教手段,这导致太

神秘主义的布道与接受形式产生剧烈震荡;但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促进犹太神秘

主义向广大民众下移的同时,也加深了犹太神秘主义内核的衰微与危机:正如尼

尔􀅰波兹曼(NeilPostman)所指出的,传递方式的改变会引起其传递信息所产

生的意义的改变⑤,大众媒介自身所具有的非自反性和去语境化特征会消解神

圣与世俗之间的界限,使神秘主义中的崇高性、神秘性、私密性消失殆尽⑥. 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刘丽群 LiuLiqun、谢精忠 XieJingzhong、张蔚涵 ZhangWeihan,‹传播适应理论的研究现

状、脉络与应用———基于 WOS的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 [ResearchStatus,ContextandApplicationof
CommunicationAccommodationTheory],于«新闻与传播评论»[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Review],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２０２０,Issue１],４７—６１.

B．Huss,TheNewAgeofKabbalah (Oxford:JournalofModernJewishStudies,２００７),１０７Ｇ
１２５．

B．Huss,TheNewAgeofKabbalah,１０７Ｇ１２５．
B．Huss,Spirituality:TheEmergenceofaNewCulturalCategoryandItsChallengetothe

ReligiousandtheSecular,４７Ｇ６０．
参见 NeilPostman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AmusingOurselvesonDeath],章艳 ZhangYan

译(广西[Guangxi]: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７.
参见刘燕 LiuYan, ‹后 现 代 宗 教 认 同 的 “衰 微 ” 与 “蜕 变 ”: 媒 介 技 术 层 面 的 质 疑 与 反 思 ›

[“Decline”and“Metamorphosis”ofPostmodernReligiousIdentity: AQuestionandReflectiononMedia
Technology],于«新闻大学»[JournalismResearch],２００９年第３期[２００９,Issue３],６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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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媒介使宗教中的超自然力量被淡化,从 “精神救赎”走向明显的 “世俗主

义”①,隐藏在背后的媒介逻辑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犹太神秘主义,其中之一的

表现便是犹太神秘主义的“浅薄化”. 事实上,为了实现当代喀巴拉主义者经常

宣称的“以现代、可理解和易于消化的方式向更广泛的公众揭示和传播喀巴拉的

秘密”,当代喀巴拉的一个常见特征就是倾向于以简化和外在的方式表达思想,
即使这些思想本身来自高度复杂和深奥的传统.② 这种表达方式给喀巴拉神秘

主义带来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潜在危险,即神秘主义传统深度和意义的丧失,因
为根据詹姆逊的说法,“一种新的扁平性和无深度性的出现,一种最字面意义上

的新型肤浅,(可能是)所有后现代主义的最高形式特征”③. 除此之外,现代媒

介总是与娱乐、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致使其所传递的神秘主义也不可避免

地沾染上实用主义的色彩. 自１９７０年以来,喀巴拉研究中心在世界各地建立起

来,吸引了众多社会群体,其中包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在互联网上发布以“喀巴

拉”为题的作品,并宣称其中包含了有关犹太神秘主义的“秘密”知识.④ 然而,
即使不考虑神秘主义作为一种内在的个人体验本身就难以用文字进行表述与传

播,作为犹太教的“局外人”,这些接触喀巴拉神秘主义时间并不长的基督徒究竟

能够在其中发现多少真正的“秘密”知识,仅是这一点就不免引发质疑;退一步

讲,这些基督徒的动机都可能带有宗教实用主义的意味,即他们是在利用喀巴拉

神秘主义来为自己的文章“吸引眼球”以“赢得流量”. 无独有偶,好莱坞的喀巴

拉学习中心吸引了很多名人明星,例如著名的意大利裔美国女歌手麦当娜

(MadonnaCiccone). 在２００４年,麦当娜宣布改名为“Esther”,而“Esther”是喀

巴拉神秘主义对“上帝”的称呼之一,只不过它在语法上是阴性的,代表着圣母

(Virgin)和犹太女性神圣力量的结合.⑤ 关于麦当娜选择“Esther”这个名字的

原因有多种解释,对于麦当娜本人的信仰也有各种猜测;但归根结底,麦当娜是

将这个名字作为一个寄托个人情感和表现自我性格与形象的手段,其中的宗教

实用主义色彩不言而喻.
上述例子所体现的当代意义上的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传播所带来的危机,

是与后现代思潮纠缠在一起的一种“时代症候”,它呈现出明显的解构、肤浅、碎

片化与对宏大叙事的质疑等时代特征;再者,它是一种对现代“精神病态”的反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刘燕,‹后现代宗教认同的“衰微”与“蜕变”: 媒介技术层面的质疑与反思›,６２—６６.

B．Huss,TheNewAgeofKabbalah,１０７Ｇ１２５．
同上.

JosephDan, Kabbalah:AVeryShortIntroduction,１１１．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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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① 正如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所强调的,受众在传播过程中不是完

全被动的,受众对媒介的积极使用作为反馈信息源,实际上制约并影响着传播的

各个环节.② 在现代社会,很多人已经抛弃了精神建构的需要,却仍渴望得到相

当程度的自我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逐渐转化为现代人心中对于消解深度、娱乐

狂欢的追求,反过来驱动着传统的神秘主义通过自身的不断“下移”来适应这些

具有新特征的受众群体,呈现出娱乐化、商品化的趋向,例如当代喀巴拉创业主

义的兴盛:许多成功的全球商业企业以可观的价格推销与喀巴拉神秘主义相关

的精神服务和产品,包括书、各种喀巴拉物品(如护身符、珠宝、冥想卡等)以及各

种私人企业家提供的与教学、治疗和精神咨询等相关的收费式喀巴拉服务.③

根据乌特􀅰哈内赫拉夫(WouterHanegraaff)的说法,当代喀巴拉神秘主义已经

采取了精神超市的形式,宗教消费者在那里挑选他们喜欢的精神商品,并根据他

们的个人需求进行微调,达到自身精神的满足.④ 但是,虽然“使用与满足理论”
指出了受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其缺陷在于这种能动性仍是极其有限的,仅局限

于媒介所能提供的“有选择的接触”范围之内,即个体可能作出的各种无意识的

潜在选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换言之,现代人真正渴望被“满足”的是其心

灵空虚的缺口需要得到即时的填补,而不是任由其向娱乐与狂欢的谷底滑坡;前
者有望在喀巴拉神秘主义更深层次的灵性体验中得到实现,但是商品化的喀巴

拉神秘主义只是提供了去往后者的路径,而这也是其招致众多反对者批评、嘲笑

和谴责的原因之一.

结　语

综上所述,哈西德运动使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哈西德

仪式和哈西德领袖“柴迪克”. 在传播学视角下,哈西德仪式中多种媒介的有效

调度不仅成为难以捉摸的犹太神秘主义灵性体验的物化展演⑤,而且充分调动

了受众身体和感官的参与,二者共同指向了多维度传播空间的创造,空间中的共

同“在场”使得个体得以向上触碰“彼岸”的神性光辉,向下连接“此在”的信仰群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刘燕,‹后现代宗教认同的“衰微”与“蜕变”: 媒介技术层面的质疑与反思›,６２—６６.
参见张晋升ZhangJinsheng,‹对“受众第一”观念的再思考———兼谈使用满足理论的实践意义›

[RethinkingtheConceptof “AudienceFirst” andDiscussingthePracticalSignificanceoftheUseof
SatisfactionTheory], 于«新闻知识»[NewsResearch],１９９９年第１期[１９９９,Issue１],４—５.

B．Huss,TheNewAgeofKabbalah,１０７Ｇ１２５．
同上.
参见刘路、陈晓华,‹传播学视野下的宗教仪式与媒介利用›,２０６—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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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这样同时发挥了神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传播效用,从而增加了犹太神秘

主义向大众下移的广度和力度. 此外,柴迪克作为传播中心也进一步推动了上

述过程. 通过这些大众化路径,犹太神秘主义从过去秘传传统中点对点的“传

递”,变为如今面向大众的一对多的“撒播”.① 这一新的传播模式面向一切潜在

的喀巴拉信徒,在内在权利层面上释放了对犹太神秘主义的解读自由,尽管在后

现代背景下由此产生的“误读”情况也确实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撒播”在客观

上增加了犹太神秘主义灵性体验成功实现大范围传播的可能性. 因此,虽然“撒

播”是本着“广种薄收”的原则,但事实上犹太神秘主义在大众化的过程中的确获

得了自身影响力的极大提升.
就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似乎面临着某种程度上的价值

评判困境:一方面,在当代背景下,伴随着犹太神秘主义下移范围的扩大和程度

的加深,其自身的传统和内核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代文化和现代媒介的威胁和

冲击,浅薄化、商品化和实用主义逐渐走向极致,喀巴拉灵性体验的异化加剧,引
起了不少人的反对与批评;另一方面,如果暂且不论生物学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只

是将其作为认识神秘主义大众化意义的一个工具,那么借助生物学中的种群数

量变化曲线来看,对于犹太神秘主义这样一个宗教中的少数群体来说,若其仅因

为宗教灵性经验需要秘传而长久局限在自身的小圈子中进行传播,理论上随着

时间的推移,信仰群体会日益缩小,该群体则注定滑向灭亡的原点,而在这一层

面上,结合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后所显现的蓬勃的发展活力和其带给犹太民族

的巨大的整合效果,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的意义可谓历史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

上是关乎存亡的. 价值评判的困境来源于评价标准及角度的差异,传统与当下

的本质变化或效果对比,是观察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的不同侧面,由此产生了对

其价值评判的复杂张力;但事实上,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兼有积极意义与负面影

响,短时间内难以作出一个绝对公允的评判. 因此,不妨暂时悬置对其评价的问

题,将目光聚焦于现存矛盾本身的解决:后现代背景下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带来

的“传统缩水”和“功能异化”的问题应该如何应对? 其他文化语境下神秘主义大

众化问题的解决方法与其有何异同点? 神秘主义大众化的“度”究竟在哪里? 这

些问题需要得到学界持续的讨论与对话,而这或许对于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的

发展也更有现实性意义.
在现代媒介逻辑深度影响世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播学视角下的对神秘

① 参见刘 海 龙 Liu Hailong, «大 众 传 播 理 论: 范 式 与 流 派 » [MassCommunication Theory:

ParadigmsandSchools](北京[Beijing]: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ChinaRenmin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８),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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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大众化问题的分析揭示了问题背后更加本质的媒介动因,打开了新的神秘

主义研究视角. 对于中国而言,传播学视角下关于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的讨论

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神秘主义大众化方面,中国的情形不同于西方,而更类

似于犹太民族,对犹太神秘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

历史上中国的神秘主义实现自身的大众化传播并扎根于中国文化深处的内在传

播逻辑,也启示我们去思考如何循着传播学尤其是媒介学的学科理路,探求神秘

主义大众化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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